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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了解黑龙江省老年人数字素养、数字健康素养、心理健康现状及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提高老

年人在数字社会的心理健康水平、促进健康老龄化目标实现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于 2024年 8月采取分层

整群抽样方法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大庆市抽取 800名年龄≥60岁的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测量老年人数字

素养、数字健康素养、心理健康水平及得分指标，利用 AMOS28软件分析三者关系，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

应。结果   黑龙江省老年人数字素养总分和得分指标分别为（15.30±14.23）分和 31.9%，数字健康素养总分和

得分指标分别为（30.60±16.56）分和 40.8%，心理健康总分和得分指标分别为（55.59±11.96）分和 84.2%；老年人

数字素养正向预测数字健康素养（标准化 β 值=1.021），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正向预测心理健康（标准化 β 值=
0.601），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在数字素养与心理健康关系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标准化 β 值=0.613），95%CI 分别

为 1.006～1.034、0.014～2.526、0.013～2.522。结论   黑龙江省老年人数字素养及数字健康素养较低；数字健

康素养在数字素养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对于促进其数字健康行

为和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数字素养；数字健康素养；心理健康；老年人；中介效应；黑龙江省

Association between digital literacy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older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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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gital literacy, digital health literacy,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the elderly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se  three  factors,  thereby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this population. Methods  A face-to-face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among 800 residents
aged ≥ 60 years, recruited using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in two cities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 August 2024. A self-
developed questionnaire on demographics, digital literacy, and digital health literacy, along with the simplified version of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the six-item UCLA Loneliness Scale (ULS-6), and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 was used in the survey. AMOS 28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three, and the bootstrap method was used to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 Results  Valid information was collected
from  all  participants.  Participants′   total  scores  and  scoring  indices  were  as  follows:  digital  literacy  (15.30  ±  14.23,
31.9%),  digital  health  literacy  (30.60  ±  16.56,  40.8%),  and  mental  health  (55.59  ±  11.96,  84.2%).  Digital  literacy
positively predicted digital health literacy (standardized beta = 1.02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1.006 - 1.034),
and  digital  health  literacy  positively  predicted  mental  health  (standardized  beta  =  0.601,  95%CI:  0.014  -  2.526).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igital  health  literac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literacy and mental  health  was significant
(standardized  beta  =  0.613,  95%CI:  0.013  -  2.522). Conclusions  The  digital  literacy  and  digital  health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re  relatively  low.  Digital  health  literacy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literacy  and  mental  health.  Improv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promoting their digital health behaviors and mental health.
【 Keywords】   digital  literacy;  digital  health  literacy;  mental  health;  older  adults;  mediating  effect;  Heilong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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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素养是在生活、休闲和社会参与中，对

数字技术具有合理认知并能够合理安全使用基

于数字技术的设备工具，获取、管理、理解、整

合、交流、评估和创造信息，以保障生活需求，享

受社会发展便利，顺利融入社会的综合能力；数

字健康素养是数字素养在健康方面的拓展，是数

字素养与健康素养的融合，指运用数字技术搜

索、选择、评估、应用在线健康信息，并与医生或

服务机构在线互动的能力[1]。在当前社会老龄化

的背景下，数字参与已成为一个显著特征，数字

技术也被视为实现健康老龄化的关键工具。然

而，受到个人条件限制、数字产品设计不足以及

社会对老年群体的 “污名化 ”等多重因素的影

响[2–3]，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普遍较低，难以充分利

用数字健康资源，反而使得数字技术成为其融入

社会、享受现代健康生活的障碍。这种状况不仅

加剧了老年群体的健康不平等，还可能引发老年

人对现代科技的焦虑、恐惧、排斥甚至回避行

为[4]。因此，提高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数字健康素

养至关重要，这是数字时代实现积极老龄化、智

能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表

明数字素养、数字健康素养会对老年人心理健康

产生影响 [5–8]，但数字素养对心理健康的作用路

径尚不清楚。为了解黑龙江省老年人数字素养、

数字健康素养及心理健康现状，探究三者之间的

关系，为提高老年人在数字社会的心理健康水

平、促进健康老龄化目标实现提供参考依据，本

研究于 2024年 8月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黑

龙江省佳木斯、大庆市共抽取 800名年龄≥60岁
的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并测量老年人数字素养、

数字健康素养及心理健康水平，分析三者之间的

作用路径，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大庆市的城乡

老年人为研究对象。运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选取

两城市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区县（其中选取佳木

斯市郊区、大庆市让胡路区作为调查地点，两区

既有城市社区又有农村社区），根据经济水平和

人口比例分层，在每个分层各随机抽取 1～2个
社区中心 /行政村作为样本社区 /行政村，通过社

区负责人召集社区内年龄≥60岁听力和视力良好

且可正常沟通并独立完成问卷调查的老年人至

社区中心进行面访调查。本研究经哈尔滨医科

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批准（伦理审批号为

HMUIRB2024020PRE），且所有调查对象均签署了

知情同意书。样本量计算公式为 N=Zα
2P（1–P）/δ²，

其中 Zα=1.96，可容许误差 δ 为 0.05，以《我国老年

人的心理健康现状》蓝皮书报告的老年人抑郁状

态检出率 31.2%作为参考[9]，P=0.31，估算每个城

市样本量为 328人。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8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80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100%
（其中佳木斯市 400份，大庆市 400份）。其中男性

299人，女性 501人；农村 315人，城市 485人。 

1.2    调查工具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由经过

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面访调查。调查问卷共有

4部分，第 1部分为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受教

育水平、居住地、婚姻状况、月收入水平等；第 2部
分为课题组自行设计的老年人数字素养量表，共 3
个维度 16个条目，该量表采用 Likert四分法，每个

条目以 0～3分计分，0、1、2和 3分分别代表不符

合、较不符合、较符合和符合，量表总分范围为 0～
48分，得分越高表示数字素养越高；课题组已对

该量表进行了信效度检验，主成分分析共提取出

3个特征值>1的成分，根据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对

量表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结果中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CFI，可以用来衡量模型与原始数据的一

致性）=0.921，拟合优度指数（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用于衡量模型对实际数据的拟合效果 ）=
0.888，调整后拟合优度指数（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AGFI，表示用模型自由度和参数数目调

整过的拟合优度指数）=0.850，模型拟合较好，本

次调查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0.953；第 3部分为

刘思奇等人 [10] 开发的社区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

量表，共 3个维度 15个条目，每个条目以 1～5分计

分，得分范围为 15～75分，得分越高表示数字健康

素养越高，本次调查该量表 Cronbach′s α=0.954；
第 4部分为心理健康，包括抑郁、孤独感、生活满

意度与主观幸福感，抑郁程度采用精简版流调中

心抑郁量表 [11]（共 10个条目）测量，本次调查该

量表 Cronbach′s α=0.844，孤独程度通过 ULS-6孤
独感量表（共 6个条目）[12] 测量，本次调查该量表

Cronbach′s α=0.807，通过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
共 5个条目）[13] 测量生活满意度，本次调查该量

表 Cronbach′s α=0.938；主观幸福感通过问题“您
对目前生活感到的幸福程度”测量；心理健康部

分所有条目采用 0～3分计分，消极性条目采取

反向计分，将抑郁、孤独、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

感条目整合、得分加总为心理健康，得分范围为

0～66分，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健康越良好。 

1.3    统计分析　通过 Excel 2021建立数据库，应

用 SPSS 26.0进行一般描述性分析、Pearson相关

分析；应用 AMOS 28软件进行中介模型构建，利

用 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14]；计算量表

及各维度得分指标=（该维度的实际得分/该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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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最高得分）×100%，用以排除条目数的干扰

并比较不同维度间的得分情况和占比情况。检验

水准为双侧检验 α=0.05。 

2   结　果
 

2.1    黑龙江省老年人数字素养、数字健康素养、

心理健康现状（表 1）　本次调查的老年人数字素

养、数字健康素养、心理健康得分分别为（15.30±
14.23）、（30.60±16.56）、（55.59±11.96）分，老年人数

字素养和数字健康素养得分较低 （得分指标=
31.9%、40.8%），其中数字信息能力和数字健康信

息互动能力维度量表内得分最低 （得分指标=
26.0%、33.5%），心理健康部分得分较高（得分指

标=84.2%）。
 
 

表 1   黑龙江省老年人数字素养、数字健康素养、心理健康得分情况（n=800）
Table 1   Total and factor scores and scoring indices of digital literacy, digital health literacy,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800 residents aged 60 and older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变量 x± s/分 得分指标/%

数字素养 15.30±14.23 31.9

　数字认知（DL1） 5.70±4.48 47.5

　数字操作技能（DL2） 4.14±4.55 27.6

　数字信息能力（DL3） 5.47±6.48 26.0

数字健康素养 30.60±16.56 40.8

　数字健康信息获取和评估能力（DHL1） 20.52±11.92 45.6

　数字健康信息应用能力（DHL2） 5.06±2.93 33.7

　数字健康信息互动能力（DHL3） 5.02±3.23 33.5

心理健康 55.59±11.96 84.2

　抑郁（MH1） 23.66±5.67 78.9

　孤独（MH2） 14.93±3.49 82.9

　生活满意度（MH3） 12.10±3.30 80.7

　主观幸福感（MH4） 2.40±0.68 80.0
　　注：得分指标=（该维度的实际得分/该维度的可能最高得分）×100%
  

2.2    黑龙江省老年人数字素养、数字健康素养、

心理健康得分的相关分析（表 2）　Pearson相关分

析得出，除数字健康信息互动能力与孤独、生活

满意度、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无统计学意义

外，其余各维度之间均呈正相关。

 
 
 

表 2   数字素养、数字健康素养、心理健康各维度得分的相关分析矩阵
Table 2   Correlation matrix of digital literacy, digital health literacy, and mental health factor scores among

residents aged ≥ 60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DL1 DL2 DL3 DHL1 DHL2 DHL3 MH1 MH2 MH3 MH4

DL1 1

DL2 0.702 a 1

DL3 0.730 a 0.825 a 1

DHL1 0.758 a 0.746 a 0.883 a 1

DHL2 0.498 a 0.739 a 0.704 a 0.614 a 1

DHL3 0.554 a 0.717 a 0.853 a 0.731 a 0.735 a 1

MH1 0.248 a 0.149 a 0.132 a 0.162 a 0.072 c 0.077 c 1

MH2 0.188 a 0.128 a 0.077 c 0.103 b 0.076 c 0.014 0.672 a 1

MH3 0.216 a 0.148 a 0.115 b 0.147 a 0.096 b 0.035 0.703 a 0.589 a 1

MH4 0.216 a 0.154 a 0.126 a 0.170 a 0.096 b 0.047 0.549 a 0.478 a 0.672 a 1

　　注：a P<0.001，b P<0.01，c P<0.05。
 
 

2.3    数字健康素养在数字素养与心理健康之间

的中介效应分析（图 1、表 3）　构建数字健康素

养在数字素养对心理健康作用的中介模型（χ2=
534.458，P<0.001），该模型 CFI=0.921，GFI=0.885，
AGFI=0.802（GFI与 AGFI>0.8即可接受），各测量

模型因子载荷量均>0.7。首先，模型总效应显著

（标准化 β 值=0.171，95%CI 为 0.097～0.240），按中

介效应立论，其次检验路径 a（标准化 β 值=1.021，
95%CI 为1.006～1.034）与路径b（标准化β 值=0.601，
95%CI 为 0.014～2.526）作用效果都均著，进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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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S 28软件对路径 ab做 5 000次再抽样 bootstrap
检验，作用效果显著（标准化 β 值=0.613，95%CI 为
0.013～2.522），最后检验路径 c′，效应不显著（标

准化 β 值= –0.442，95%CI 为–2.367～0.147），即数

字素养对心理健康的直接效应不显著，数字素养

通过数字健康素养对心理健康的间接效应显著，

数字健康素养在数字素养对心理健康的作用路

径中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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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路径系数均为标准化系数，虚线代表 P>0.05。

图 1    数字健康素养在数字素养与心理健康中的中介模型

Fig. 1   Path plot of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fo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igital literacy and mental health, mediated by digital health
literacy (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 dashed lines)

 

 
 

表 3   中介模型的作用效应
Table 3   Pathways and coefficients (crude/standardize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between digital literacy, digital health literacy,

and mental health
 

作用效应路径 β值 95%CI 标准化β值 95%CI

总效应（c） 0.129 0.071～0.185 0.171 0.097～0.240

数字素养→数字健康素养（a） 1.724 1.660～1.793 1.021 1.006～1.034

数字健康素养→心理健康（b） 0.267 0.006～1.121 0.601 0.014～2.526

数字素养→心理健康（c'） – 0.332 – 1.751～0.111 – 0.442 – 2.367～0.147

数字素养→数字健康素养→心理健康（ab） 0.461 0.008～1.860 0.613 0.013～2.522
 
 

3   讨　论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黑龙江省佳木斯、大庆

两市老年人数字素养、数字健康素养得分指数均

未达到 50%，表明黑龙江老年人数字素养、数字

健康素养较低，这与现有研究结论相同 [2,15–17]。

刘思奇 [8] 使用相同的数字健康量表测得重庆市

社区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总分为（37.10±18.65）分，
高于本次研究中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得分（30.60±
16.56）分，可能是由于重庆市经济发展水平及数

字化水平高于黑龙江省，其老年人接触数字设备

的机会更多，更易产生数字健康行为，数字健康

素养相对更高；本次调查中老年人心理健康得分

指标为 84.2%，其心理健康状况较好，可能是随着

年龄的增大，绝大多数老年人活动半径变小，社

区成为老年人主要的活动区域，社区环境、社区

公共服务提供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变得尤

为重要 [18]。本次调查的社区基本都配有供老年

人休闲娱乐的活动场所和组织，如社区活动中心

（包含棋牌室、乒乓球室、舞蹈排练室等设施）、

秧歌队、老年合唱团等。有研究发现，完善的社

区服务设施、和谐的社区文化有利于提高老年人

的社会参与，在社区活动的参与中，使其感受到

情感上的亲近、与组织成员的互动也能使其感受

到归属感、通过承担相应角色使老年人感受到意

义感和目标感，进而促进其心理健康[19–20]。

本次调查结果还显示，老年人数字素养水平

正向预测数字健康素养水平（标准化 β 值=1.021，
95%CI=1.006～1.034），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正向

预测心理健康（标准化 β 值=0.601，95%CI=0.014～
2.526），数字健康素养在数字素养与心理健康关系

中发挥中介作用（标准化β 值=0.613，95%CI=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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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2），因此可以认为数字素养是建立数字健康

素养的先决条件，对于老年人而言，具备数字素

养是获取、评估、解读和应用数字健康信息，以及

利用数字健康产品参与健康管理等数字健康行

为的基础，进而通过这些行为对老年人的身心健

康产生显著影响。具体的作用机制可能包括两个

方面：首先，具备数字素养的老年人可以直接通

过利用网络健康信息资源和线上问诊服务来缓

解负面情绪、解决心理问题，这种利用数字技术

进行自我健康管理的方式，不仅能够提供即时的

健康信息和专业建议，还能够为老年人提供一个

私密且便捷的心理健康支持平台。其次老年人对

健康科技产品的熟练使用以及通过分享健康资

源进行社会互动是其展示独立性和自我效能感

的重要途径，在此过程中老年人能够不断获得积

极的情绪体验和增强主观能动性，这种正向反馈

机制进一步激励老年人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社

会活动和社交互动，从而减轻他们对科技的焦虑

感和社交健康焦虑，进而促进其心理健康[4]。

综上所述，黑龙江省老年人数字素养及数字

健康素养较低；数字健康素养在数字素养与心理

健康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数字素养为老

年人提供了获取和应用数字健康信息的条件，通

过数字健康行为，进而对其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

响。因此，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对于促进其数

字健康行为和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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